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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陳「常德會戰」的前因後果
每年的「九一八」都是一個可

恨可恥，但也值得紀念的日子，因

為那天是「國難日」，是日本侵略

中國的第一砲。民國 87年的 918，

一如往年，並不放假，但我還是到

我最愛逛的重慶南路，因為我是個

影迷，看看能否買到關於影劇的書籍。我意外發現近代的名

小說家張恨水的一本「戰爭小說」《虎賁萬歲》。

我知道張是一個多產的小說家，他

的作品劇情引人、 故事多彩、人

物刻劃生動、愛情糾結動人心弦，

他的作品極多，出版的都是厚厚的

一本，如《巴山夜雨》《金粉世家》

《丹鳳街》《大江東去》《啼笑姻

緣》等百餘冊，我曾翻看不少 ，但

沒有購買的慾望。正想離開之際，我

被《虎賁萬歲》四字吸引，虎賁絕非

愛情，想起父親服役的 74 軍 57 師曾

被稱為「虎賁軍團」，念頭一起，當

下買了《虎賁萬歲》，回去展讀。

 從「虎賁萬歲」說起                           

（ 原 杜鼎「不容蜚語汚忠魂」 ）           

杜泰生整理

杜鼎將軍

杜鼎遺作



117張恨水在自序中，把他從拒絕到應允撰寫自己的第一

本「戰爭小說」，有很詳盡的說明，他說：「原本我想寫一、

二十萬字就夠了，但一經放手之後就收不住、參考資料的英

勇故事美不勝收，我捨不得丟漏任何部分…」，最後一共完

成80章，費時一年寫畢，出版成書304頁（團結出版社版）。

我寫這些並非要各位去看這本小說。說實話，成長於

抗日時的人 ，多少知道轟動世界的「常德會戰」，但看過

《虎賁萬歲》書籍的人卻不多，現在再閱讀，怕也心有餘而

力不足（眼睛不爭氣），年輕人不是沒興趣，就是沒意念。

五、六年級的朋友（咱們的第二、三代），可能是該看或有

意願閱讀的一群，現在我提供這個機會，讓您了解「常德會

戰」的悲壯、驚動天地的神聖戰役。

下面是先父在民國七十八年撰寫的一篇文章，其本意

是說明「常德會戰」居然被當時供職後方遠離前線的軍法總

監某公（姑隱其名）竟因偏聽誤言，就在其私人「日記」中

信筆一揮，記下了這樣兩段抹殺「戰場史實」與違反「證據

法則」的蜚語：先父寫說：

這人（姑隱其名）誤言有下列兩點，一是說常德之役，

五七師師長余程萬，最初並未作市街防禦準備，逃出時對所

部又無適當處置，師長走後一日，部隊猶不之知，仍繼續抵

抗中，迨查覺師長業已逃出，始懸白旗降敵 ( 總監部屬馮某

不實的捏報 )。

二是說余程萬毫不顧及民衆，且約束不嚴，民衆出城

避寇，守軍須每人勒索數千元，否則不肯放行，因此受害者

甚多 ( 冒充常德難民代表的誣控 )。

按這兩段日記，已足以造成千古寃獄，而某公並加斷

語曰：「這兩文同日

收到，果如所言，則余程萬非有學識有能力之軍人殊

無疑問。」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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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在該文一開頭就點出說：

我是一個革命軍人，自投筆從戎，卽誓以保國衛民

為畢生的職志。尤以八年抗日戰爭，能獻身於戰績輝煌之

七十四軍五十七師，並以能參加孤軍守城喋血殺敵而完成歷

史使命之「常德會戰」為榮。

私人的日記，旣有創作自由，則愛怎麽記，就怎麽記；

又有隱私權的維護，則無論直筆曲筆，誰也管不着。問題是，

如果拿私人的日記，透過新聞雜誌等傳播媒體而公諸天下，

就衍生了眞假對錯公是公非的法律責任問題，以及是否「我

心如秤」的道德品質問題。尤其是身居廟堂之高位，手執廷

尉之大權的國家重臣，眞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

大人物，更應該心存良知，力探眞相，萬不可輕信蜚語，訴

諸直覺，形成偏聽而厚誣忠魂。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裏連下兩句「悲夫！悲夫！」

的憤慨語。我也忍不住要在此連喊兩聲「悲夫！悲夫！」的

遺憾！理由是，我在這一頁公開發表的日記裏，竟找不到一

點高度智慧的法學素養和公正不偏的客觀判詞，更找不到對

常德會戰忠烈犧牲的數千健兒一點悼念憫惜的哀矜。孟子

說：「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清代經學宗師戴東原先

生說：「苟吾不能知之，則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

是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我雖不敏，當年常

德會戰，也曾舉双指虜，決命爭首；而余師長「獨立持新令，

千營共一呼」的忠誠苦戰，寸土必守，寸地必爭，我更知之

最深。因此，我不能面對「媒孽其短」者的蜚語而不辯，更

不敢諉為不知而無言，用特痛陳「常德會戰」之前因後果，

提供邦人君子共弔忠魂！

先父這些話真是鏗鏘有力，心境悲憤意常。他並以張

恨水的小說「虎賁萬歲」的寫實為例，說明真實的「常德會

戰」的真實面目。

先父是這樣寫的，而且強調取自張恨水的「自序」：



119名小說家張恨水，於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大陸有兩部

膾炙人口而最暢銷的小說，一部是反射社會百態的虛幻小說

「八十一夢」，另一部就是一九四六年 ( 民國三十五年 ) 出

版，完全依據五十七師將士特殊忠勇事蹟」和「五十七師作

戰為要的眞人眞事，「沒有一點捏造」的「常德會戰」前後

的戰爭寫實小說。

「虎賁萬歲」凡八十章，三十多萬字，張恨水先生整

整了一年。他說：「我寫這部書，由重慶南溫泉的草屋裏，

寫到北京東交巷瑞金大樓上 ( 新民報社址 )；由菜油燈下，

寫到雪亮的電燈下。我自己的變遷，儘管很大，但是把握現

實這一點，我決沒有動搖。」

先父更引述張恨水在「虎賁萬歲」自序文中的一段。

張的自序說：

「我寫小說，向來暴露多於頌揚，這部書却有個例外，

暴露之處很少。常德之戰，守軍不能說毫無弱點。但是我

們知道，這八千人實在也盡了他們可能盡的力量。一師人

守城，戰到得只剩八十三人，這是中日戰史上難找的一 . 件

事。我願意這部書借着五十七師烈士的英靈，流傳下，不再

讓下一代及後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變了我的作

風。」

先父文中說：

張恨水先生在「虎賁萬歲自序」裏，首先對他寫這部

戰爭寫實小說有頗詳明的交代。他說：「讓我能引以為榮的

是，我能寫着八年抗戰中最光榮的一頁，這光榮是七十四軍

五十七師的朋友們給我的，我得首先表示感謝。不然，以我

一個從未踏腳戰場的書生，不能寫出這部三十萬言的戰事小

說。」又說：「我必須交代這部小說材料是怎樣得來：是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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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的一二月間，在南溫泉桃子溝我的草屋裏，來了

兩位不速之客。他們全穿着灰布棉軍衣，黑黑的面孔，完全

是戰士丰采。我愕然於兩個大兵光顧，便忙着招待。通過姓

名之後，讓我肅然起敬，他們乃是不久以前，死守常德的兩

位壯士。他們不肯讓我寫出姓名，就算是甲乙兩先生罷。他

們說 : 來此無別事，因為敬惜他們的同袍在常德死得十分壯

烈，八千多人，戰死百分之九十幾。他們這後死者，要把這

些壯烈事蹟表揚出來，他們是武人，拿慣了槍桿，要我給他

們寫一篇小說。我聽了十分感到榮寵，但是我婉謝了。我的

答復是：七年來 ( 那時是抗戰第七年 ) 還沒有整個描寫戰事

的小說，這是我們文人的恥辱，對不起國家。我們實在也應

該寫一點，像常德這種戰役，尤其該寫。……可是我是個百

分之百的書生，我又沒有到過戰場，我無法下筆，大而在戰

時的陣地進退，小而每個士兵的生活，我全不知道，我怎麼

能像寫八十一夢，憑空幻想呢？但甲乙兩先生堅定的要我

寫，並答應充分供給材料。……到了是年五月，甲先生又舊

事重提，他說：我為五十七師陣亡將士請命，張先生不能拒

絕。說後，他就綑了兩個布包袱材料送到我家。裏面有地圖、

有油印品、有貼報冊子、有日記本、有相片本，不下三四十

種。他笑說：這足够你採用的吧！此外，還有我一張口。我

們友誼已很深了，我於公於私，都不能拒絕。」

張恨水先生對寫這部小說一筆不苟的態度，在「自序」

裏也舉例表明。他說：「例如我寫天亮的時候，哨兵還問口

令。甲先生說：錯了，天亮了，只問那一個。又如，我寫

太陽山一帶的風景，寫成冬天的蕭條現象。乙先生說：不

對，那裏松樹成林，冬天還是靑郁郁的。因為如此，所以這

一部書三十多萬字，雖有時寫一鈎月亮，那都是實在的情

形。……作小說不是寫歷史，為什麼這樣保留眞實性 ? 這就

由於甲乙兩先生的要求，要把他們五十七師的血漬，多流傳

一些到民間……」我當時曾考慮到這問題，小說就是小說，

若是像寫戰史一樣寫，不但自亂其體例，恐怕也很難引起讀

者的興趣。我要求甲乙二位找點軟性的羅曼斯穿插在裏面。



121他們始而有難色，後來允許了，給了我書中程堅忍、魯婉華、

王彪、黃九妹這幾個人的故事。但也有一個要求，這羅曼斯

以不損害眞實為原則。因這羅曼斯也是眞的，其人健在，不

肯露眞姓名，因之，這書內的眞實姓名有點例外，就是涉及

羅曼斯的幾個角兒姓名是隨便寫的。其餘自師長到伙夫，人

是眞人，事眞事，時間是眞時間，地點是眞地點——

悲夫！悲夫！「人是眞人，事是眞事，時間是眞時間，

地點是眞地點。」單憑張恨水先生這二十個字的證言，這一

部寫實小說，誰又會懷疑不是一部血淚結晶的眞正歷史？英

國文學家「紅與黑」的作者史頓達爾說得更好：「小說是假

的，但比眞的還眞。」

現在，就讓「虎賁萬歲」所留傳真人、真事、真時間、

真地點的戰場實現，來反證汚衊忠魂的蜚語是如何的虛妄與

醜陋吧！

我看書的習慣是先看「序文」，而序文分兩種：一是

他人為作者寫序，內容多為「捧場」或「介紹」，二是作者

自己寫序。一般來說，自序應是「自白」與「自我」，我在

「虎賁萬歲」書中，看到了真實描述，書的第一頁一開頭是

這樣寫的：

一千九百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有十萬人會永遠記

得這個日子，這十萬人是武陵縣的市民。武陵這個名詞，差

不多念過兩頁線裝書的人，對它不會怎樣陌生，陶淵明那篇

桃花源記 老早就介紹過了。雖然那時的武陵郡治，不是現

在的縣址，但這個武陵郡變成武陵縣歷史土是這樣一貫下來

的。讀者也許翻一翻手邊的地圖，然而華南各省找不到，華

中華北各省也找不到，甚至邊省地圖裏更找不到。不是編地

圖編漏了，它這名字有三十多年不用了，它現在承襲了哥哥

的名字叫常德。它父親是湖南。原來常德府武陵縣，民國元

前是同城而治的，民國廢府，把武陵收起來，用了常德。這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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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為什麽稱常德市民為武陵市民呢？這是我私人的敬仰，因

為自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後，他們那座城池的表

現，大可以認為是武德的山陵。老虎在武陵上叫嘯，這個故

事會告訴你的，這十萬市民永遠記得這個日子，也就是為了

虎嘯。這嘯聲可以讓十萬人聽到，不全中國人聽到的，全世

界人也聽到的。不是一隻老虎，是八千五百二十九隻老虎。

我還得笑着告訴你，他不是眞老虎，是人，所以我用一個他

字，他不是平常的人，是國軍七十四軍五十七師的全體官

兵。你也許是個現代第一流的考據家，必然又得問一聲，人

就是人，五十七師就是五十七師，為什麼稱他們作老虎？那

是另一種番號，五十七師的代號稱虎賁。書經牧誓上，武王

有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

就是說那武士像老虎奔入羊羣一般所向無敵。

張恨水「虎賁萬歲」書中有這樣的描述：

這一日，是個冬晴的日子，四點鐘將到，太陽斜到了

城市西邊。天脚下密結着魚鱗片的雲彩，把太陽遮住了。那

無鱗縫裏透出了金色的陽光，慢慢地鑲着金邊的大魚鱗，變

成了一團橘色的紅霞。敏感的人，覺着這是血光，象徵着這

個洞庭湖西岸的軍事大據點，將有一場大戰。

這城裏的人，走的走了，不走的人忙着在家裏收拾細

軟，釘鎖門戶，明天十一月十五日是疏散的最後一天。師部

和縣政府已再三的貼出布告，城裏不留下任何一個人民。所

以這是大疏散的倒數第二日，市民準備在城裏吃最後一次的

晚餐？

常德原是個熱鬧城市，抗戰以後，被敵人多次轟炸，

曾蕭條過一個時期。自從宜昌淪陷，這裏成了向大後方去的

一條常經的路線，又慢慢繁榮起來。現在這情形是大大的變

了，讓那感着離別在卽的人，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情緖。街道

依然是一片黑暗，一片冷靜，一片空虛。



123第二日早上，只看到一些零落的百姓，挑着擔子，或

背着包袱，悄悄的走着，有的走上幾步，却回頭看看，他們

雖不說什麽，那一份留戀而淒涼的情緖，却讓一個毫不懂心

理學的人也看得出來。

冬日的沅江，淺是淺了，水清得像一疋淡綠布，靜靜

的流着，但水面上的船隻，却來來往往在兩岸邊組織了穿梭

陣，和江水的平緩，正成了個相對的形勢。石板面的碼頭，

還是那樣整齊，一位排長帶了十幾名弟兄，順了向江面去的

石坡子站着，老百姓男女老少，挑着背着，三三五五的走來，

在江面上一排停泊着大小五六隻船，有的裝滿了人，有的還

空着，船頭上各站着兩三名士兵，有的招着手叫老百姓向那

裏上船，有的伸着手接過岸上老百姓的東西。張李二參謀走

來，那排長走過去行著軍禮。李參謀道：秩序怎麼樣？排長

道：參謀，你請看，工兵營管理的船很好，老百姓挨次序上

船，滿着一船就開走，一點不亂。常德老百姓太好了，就因

之發生了一種麻煩。張參謀問道：什麽麻煩？老百姓好，我

們應當更好呀！排長笑道：並非難事，弟兄們幫老百姓搬了

東西，老百姓一定要給錢，你不受，他便向你手上亂塞。我

們說着，師長有命令，一個錢也不許要百姓的，得了錢，我

們會受罰的。但是你說什麼也不行，有些老百姓把鈔票丟在

我們面前地上，搶着要還他，他就亂推，為著這事整日鬧麻

煩。李參謀正着臉色道：那無論如何，不能要的，禁止弟兄

接受父老們的謝禮，也是我們奉命來這裏視察的任務之一。

排長道：看嗎，這裏叉是一起，說着他向石坡下指着。二人

看時，有個穿靑布袍子的老人，鬚髮都白了一半，他後面隨

着一對中年男女，和兩個孩子，像是一家人。有兩名士兵，

一名代抱着一個四、五歲的孩子，一名代挑了一擔行李，正

放在船頭外石階上。那老人顫巍巍拿了幾張鈔票，只管向那

放下擔子的士兵手上塞。這士兵是山東人，說一口山東話，

身子左右亂閃，紅了臉大笑道：老先生，俺不敢要錢 , 俺師

長有命令，和老百姓合作，俺不能要，你帶着吧！李參謀見

他們糾着一團，就跑向前去，伸手攔着，笑道：老先生，你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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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客氣了，弟兄們說的是實話，他們敢違抗命令嗎？那老

人對他看看，因道：官長，你們是實話，我也是實意呀！你

看我兒子和媳婦，一人背了個大包袱，還能拿什麼？這一擔

行李，是這位兵大哥由我家裏代挑來的。我雇伕子不要花錢

嗎？而且今天雇伕子也雇不到了。我這個孫子走不動，又是

這位士兵抱了來的，我也應當謝謝他呀！人心都是肉做的，

這年月我不講良心，炸彈會炸死我的。說着又搶前一步，把

錢向那抱孩子的士兵手上塞去，那士兵左避右躲倒把抱了的

孩子嚇得哭了。李參謀看了不易解決，而老人說的話又那樣

誠懇，便伸手一把將鈔票接了過來，笑道：好！我代收了。

這錢，現在算是我的，我怎樣安排，老先生，你就不能干涉

了。說着，見另一個孩子約莫八、九歲，站在一邊，便牽了

他的手笑道：小朋友，你認得我嗎？那孩子答道：你是虎

兵。小孩子不解賁字，隨了常德人的普通稱呼這樣叫着。李

參謀笑道：我知道你們認識我們是虎賁，不過我和你老師是

朋友，我們老皁認識的。這錢你拿着，過了河去，在路上買

點東西吃吧。說著把錢塞在他穿的學生制服衣袋裏。站在身

邊那對中年男女一齊叫道：那不行，那不行，向前要取出錢

來。李參謀伸手擋道：這是我的錢，你們不用管。那老人歎

氣道：虎賁對我們常德人太好了，好吧，孩子向這位官長鞠

躬謝謝，恭祝他們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看了這一大段的戰士堅不要百姓錢的真實過程，我的

眼框濕了。張恨水用簡單而平凡的描述，把 57 師的紀律做

了最真實的敘述。

書中第十四章「砲打波式陣」的描述是這樣的 :

敵人已三面逼近了常德。師長余程萬依據各方面的情

報，研判敵人的動向是：西路敵人一部已竄抵桃源，東線牛

鼻灘方面的敵人後續部隊，也跟着商西而來，顯然立刻要對

常德作攻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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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號稱一連實只一排的高射部隊，都調到常德城裏，分

東西兩門扼守。把擁有三個團番號的步兵，也集中使用。

一百七十一團，守西門和江面的一條直線，針對由西面阪

市來攻的敵人，並防制敵人由桃源繞到沅江南岸的抄襲部

隊，而且也可以和隔江南站來的援軍呼應。一百七十團，

守常德的西北城角，針對由缸市來犯的敵人的一支主力。

一百六十九團，守常德的東門，兼東北角。此外，沅江攔住

了常德守軍的退路，也攔阻了援軍的來路。整個常德就是一

座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背水陣。這是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

的，余程萬師長自然爛熟在胸裏，因此特別注意這條江防。

他把上面部署策定了，就在電話裏先通知了三個團長。並叮

囑一七一團團長杜鼎，一六九團團長柴意新，用火力控制陣

地前面的江防，另外再把這命令用書面傳達。這些部署策定

之時，已是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下午了。

第二十章裏有這段傳眞：空襲以後，這城區裏立刻有

七區起火，有兩區火勢合流，倒變成了五處。經過一小時的

拆屋，潑水，火勢已挫，可是火場上不容蜚語汚忠魂的黑煙

還是打着大小圈子向上沖，整個常德城都讓這黑煙籠罩了。

東北兩角的槍砲聲，非常的迫近，大街小巷，隨處都是巷戰

工事。除了堡壘之外，每個巷口都有機槍掩體，尤其是整條

大街，工事做得特別。地面上的石板，全都挖起來砌成比人

高的石頭巷，這石頭巷子是曲線的，是無數的之字聯接起

來。工兵營的人正忙碌着將這個之字工事，向興街口師部門

外構築下去。常德縣的縣長戴九峯挨着石頭旁邊低聲道：這

個意思，你說巷戰會戰到司令部門口來呀！程參謀也低聲

道：假使援兵三日之內不到，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之下，有什

麽不可能呢？

我們再看書上替余程萬師長劃下苦戰的句點，真實的

描寫就像你我也身在當時。余師長、李參謀與三位團長的戰

事過程與對話，深刻栽進人心、令人動容。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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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進賢團長到了指揮室裏道：報告師長，全體官兵八千

多人，現在只有二百五六十個人了。據職的意見，趁了現在

西南城有一段街巷還在我們手裏，我們可以渡過沅江去策應

友軍會合進城。一來我們熟於地形，可以引友軍前進，二來

還可以保存這二百多人的力量反攻。不然的話，我們的子彈

完了，人死光了，依然不能達成保守常德的任務，這事可不

可以考量？余程萬站在小桌面前，搖着頭道：沒有考量的餘

地。你現在可以帶弟兄守住師部的大門，我預料幾小時之

內，友軍可以進城。天已經黑了，我們可以發揮我們巷戰的

特長。孫團長見師長態度堅決，也就不敢多說，只好回到大

門口去駐守。到了八點鐘，五十一師有一名敢死隊和五十七

師派出的聯絡兵由沅江南岸渡河鑽進了師部，報告五十一師

還在長嶺崗與強大敵人猛烈作戰，三兩天內不能前進。我們

在沅江南岸時聽到德山方面有些稀疏的槍聲，越響越遠，恐

怕南岸友軍今晚上不能進城，除非常德派兵協助，還有些希

望。余師長聽了這個報告心裏很不痛快，但表面鎭定，並命

令李參謀到城牆上去觀察友軍形勢。九點多鐘，李參謀回來

報告，初登城牆時，還看到幾叢火光和聽到些零碎的槍聲，

後來火光槍聲也沒了。余師長點了點頭把地圖展開看了看南

岸友軍的路線，就接着杜團長在電話裏的報告：一股敵人由

余家牌坊衝出，截斷了中山西路。在西門城牆上作戰的弟

兄，傷亡殆盡。金軍需官用手榴彈衝鋒陣亡，李醫官受重傷，

一七一團殘部現還保守大西門上老鴉池到雙忠街一段陣地和

城牆，能戰鬥的只有七十個武器不全缺乏彈藥的雜兵。余師

長告訴他盡量支持，等候命令。在興街口碉堡裏的一六九團

柴團長又來了電話：南岸的友軍不得過來，分明是被敵堵住，

摸不著路，應該派隊伍去打開口子引路，趁我們還能支持幾

小時，好把友軍引進來，若到明日天亮，就無法辦了。余師

長應了一聲那也可以，就叫孫進賢進防空洞裏指揮部來，因

道 : 友軍大概是被敵人堵擊摸不到進路，你現在可以把防守

南牆的弟兄帶過河去，打開口子迎接他。在筆架城下面江岸

邊，有敵人駕來的船被我們俘虜，你可以盡量的用，並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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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接友軍，隨時隨地給我保持聯絡。孫團長站在師長面前，

挺立着接受命令。師長說完，他沉靜一兩分鐘，然後問道 :

師長自己在城裏，旣無彈藥，又沒糧食，並且只剩了幾個人，

怎辦呢？余程萬道：你不必管我的事，只要你達成任務，並

打電話保持聯絡，我須要坐鎭在這裏。孫團長敬禮後，臉上

帶着沉鬱出去。這時是十一點鐘，又拿起電話機向大西門城

牆下的杜團長說話，這時杜團帶的一七一團殘部只有三十多

人，軍砲兵團金團長定洲帶的殘部二十餘人，師直屬部隊雜

兵，歸杜團長指揮的二十餘人，一共也只有八九十人，據守

着大西門南一段城牆及萬壽街一段街道。到師部的路已被敵

人截斷，唯一可和師長聯絡的就是這根電話線。這時接到師

長電話，忙道：報告師長，現陣地穩定，不過這是暴風雨前

的片刻沉悶。師長道：剛才有五十一師的聯絡兵到師部，他

們部隊還在長嶺崗。你可趁這個有路可鑽的時候，把一七一

團、砲兵團和師直屬部隊，由南牆渡過沅江，再由那邊繞道

去接應友軍反攻進城，立刻就走，我已命令孫團分批在魯家

河集中，你們務必在南岸取得聯絡，互相策應，我在中央銀

行。杜團長道：敵人擁有強大兵力，師長在城裏的力量只有

幾十人，太單薄了，可不可以師長也渡江過去指揮？余師長

笑了一笑道：我有我的辦法，只要你們能達成任務，那就很

好了。杜團長在電話裏答應了，聲音透着梗塞。又約摸過了

二十分鐘，接到南岸李副官的電話，過江部隊在三里外和敵

人遭遇，孫團長負傷，請另派官長渡河指揮。余師長聽罷，

心上彷彿猛中了一拳。就在此時，柴意新團長手裏提了步

槍，滿頭是汗，走進師長室。余程萬道：你來得正好，孫團

長在南岸受了傷，弟兄沒有人指揮，你去吧！柴團長道：報

告師長，我不能去，我現在的弟兄守在街南口移動不得，一

個人過江，連划船的人也沒有。還是師長親自前去，才有辦

法。余師長道：我怎麽能去？誰守城？柴團長道：職覺得我

守城比過河有把握，能支持到幾時就支持到幾時。我知道過

河的弟兄，各團和直屬部隊居多，不是我帶的隊伍，我也沒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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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握。再說到友軍，若是遇着了，他們會聽一個團長的命

令嗎？要我過河是白白送死，我個人為國犧牲，沒有問題，

我去了是不能達成任務，反要誤事。師長要我去，乾脆把我

槍決！余師長道：你說的自也有理，可是過河的隊伍沒人指

揮，不但不能達成任務，反有全部犧牲之虞。柴團長道：那

沒有問題呀！師長去了，就解決了。南岸也是我們的陣地，

師長又不是離開陣地，河這岸，河那岸，有什麽分別？而且

附城的友軍根本是歸師長指揮，師長去了可以指揮他們，比

我去好得多，好在過河的電話線架設好了，師長指揮這面也

沒有問題。余程萬想了一想，突然站起來道：好，你不去，

我就去，我馬上過河，若是電話線斷了，或者我南岸作戰有

意外，你可以在城裏自行處理戰事。說畢，指定師部官兵八

人，攜帶自己隨身武器，隨同一路過河。並命令柴團長守師

部，高副團長和孟營長守街口的堡壘。

為了不容蜚語污衊忠魂，先父找出很多民眾的舉出得

鐵證。首先他舉出當時猶健在並且退隱臺灣的老友陳德謨先

生，當常德會戰期間，是常德縣的民衆教育館長，也是和常

德縣長戴九峯先生為軍民合作而生死不計勞怨不辭的兩位功

臣，亦因蜚語汚衊忠魂，義憤填膺，特專函作證。

民國三十二年 ( 一九四三 ) 秋，日寇南進失敗，太平洋

戰況漸趨惡化，填求挽回頹勢，乃加強對我國軍之壓迫，策

定核心攻勢，急於掠取湘西戰略要衝常德地區，並企圖深入

西南，威脅我大後方政經樞紐及抗戰的領導中心，敵軍填遂

行上項任務，其進攻兵力填五個師團。直犯常德方面之兵

力，係以一一六師團和六十八師團填主力，及第三、第四十

師團各一部，共約步騎砲兵三萬餘衆。 

守城之戰，除天時外，特須注重地利與人和。常德城

垣堅固，東西長而南北短，城形橢圓。城東北有部分護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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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個子不高，相當健壯。面色因久歷行伍，飽經風霜，

黑中泛紫，氣度沉穩而和善。時任常德縣長的戴九峯氏，平

易近人，政績斐然，軍政兩位首長均諳敬軍民之道，雙方經

常聯合舉行軍民聯歡會、座談會，並不斷訪問地方父老，眞

正做到軍民合作，水乳交融的境界。尤以會戰前構築工事所

需木料巨石 ( 水泥極少 )，民衆均能踴躍捐輸，實乃達成以

寡擊衆堅守孤城的先決條件，此人和也。

守城戰役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九月十八日

至二十四日為外圍戰鬥期。第二階段係二十五日至二十八

日，敵人挾其優勢兵力，以空軍、砲兵支援步騎兵地面作

戰，猛攻城垣，並不惜違反國際戰爭公約，使用大量毒氣，

我五十七師官兵，前仆後繼，英勇奮戰，戰況之慘烈，眞可

驚天地而泣鬼神。第三階段自二十九日起，敵人在其空炸、

砲擊、火攻、毒攻下，突入城內，遂展開寸土必爭寸地必守

的巷戰，逐屋肉搏衝殺，敵我雙方的傷亡，不啻血淵骨嶽。

戰鬥至此，五十七師乃以一部官兵留置城內，牽制敵人；一

部突圍，接引友軍反攻入城，全面擊潰來犯敵軍，造成抗日

戰爭中中外聞名之「常德會戰」的大勝利。國軍「中日戰史

一已有記載，名小說家張恨水更特撰「虎賁萬歲」一書，追

述忠烈事蹟。 

 回憶會戰之初，常德縣政府撤距縣城八十華里之花岩

溪，從事支援軍事，疏散民衆，救助傷患等後勤工作；當經

軍政兩方協調，成立軍民合作站。五十七師派由工兵營高營

長玉琢負責，設立義渡、義診、救護等單位，尤其對老弱婦

孺緊急渡過沅江，避免戰火濟蹂躪，深獲常德民衆由衷的感

念。筆者時任常德縣民衆教育館館長，協同戴縣長，擔任軍

民合作的橋樑任務及服務工作，特別是疏散城區居民，更是

目擊身親的事項，怎麽容許有士兵勒索民衆疏散費每名數千

元的干犯軍紀的情事！故特專函略述四十六年前五十七師忠

勇禦侮，壯烈守城的事蹟，並駁正姦人誣控的謠言。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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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認為神聖艱苦的八年抗戰，是中國人犧牲生命財

產換取的勝利，抗日戰爭自民國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 )七月

起，至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 )九月止，先父說：

據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所編著的「八年抗戰」

一書附表的統計，重要戰鬥計一千一百一十七次，會戰計

二十二次。而以常德會戰中固守常德城的五十七師與攻城的

敵軍戰鬥最激烈，犧牲最慘重。再據本會戰結束後，我敵雙

方的傷亡統計，五十七師的忠勇將士是犧牲殆盡，敵軍傷亡

約「二萬以上」，而有一萬四五千是攻城時被我軍殲滅的。

現在依據國防部史政局編印的「抗日戰史」，針對「常德會

戰」的前後先作一綜合的概述：自民國三十二年 ( 一九四三 )

夏，鄂西會戰後，我第五、第六、第九戰區與敵對陣四閱月，

迄十月間，我軍先後由第六、第九等戰區抽出七個軍轉用於

雲南及印度，準備打通中印公駐印軍於十月下旬開始向緬北

進攻，東南亞盟軍之攻勢準備已近完成，太平洋盟軍之攻勢

亦在進展中。敵為牽制我軍續向滇印轉用 ( 按史迪威曾要求

增調兩軍由滇西進攻密支那被我否決 )，以策應東南亞之作

戰，遂企圖進攻常德。迄十月末，其第十一軍之兵力已增至

八個半師團，飛機一百三十餘架，乃以約兩師團半守備其原

陣地，以約六個師團集中沙市、石首、華容地區。自右以第

三十九、第十三、第三、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師團併列為第

一線；以古賀宮十一月二日開始進攻，其主力指向王家廠方

面。

我第六戰區依預定計畫，命第十、第二十九兩集團軍

先以一部在長江與洞 湖間三角地帶持久抵抗，固守煖水街、

王家廠及澧水旣設陣地。十一月三日，統帥部令第五、第九

兩戰區發動局部攻勢，策應作戰。第六戰區亦令江北方面發

動牽制性攻擊，並令第五十七師固守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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煖水街、澧水旣設陣地與敵周旋，反復搏鬥，戰勢錯綜。迄

十一月十三日，敵壓迫我第十集團軍於漁洋河畔後，當卽留

置其一部 ( 第三十九師團及宮脇古賀兩支隊 ) 於該方面轉取

守勢，而以大部 ( 第十三、第三師團及佐佐木支隊 ) 向左旋

迴，與其第一 一六、第六十八師團相呼應，向我澧水陣地

進攻，其主力則指向石鬥以西地區。

因此，我第十集團軍於十一月十四日向煖水街一帶原

陣地轉移攻勢。同日我第六戰區令第七十四軍 ( 欠第五十七

師 ) 向慈利白鶴山一帶前進，並令第二十六、第三十三集

團軍向宜昌、荆門一帶加緊進攻。十五、十六兩日，我第

二十九集團軍與優勢之敵背澧水作戰，犧牲慘重，第七十三

軍由石門向慈利以西突圍，第四十四軍向太浮山、太陽山、

羊毛灘一帶轉移。十七日我第七十四軍 ( 欠第五十七師 ) 在

慈利白鶴山一帶佔領陣地，十八日我第一百軍由瀏陽來援，

歸第七十四軍軍長兼副總司令王耀武指揮，其先頭第十九師

到達漆家河，卽令在黃石河畔佔領陣地，第六十三師之第

一八八團歸第五十七師指揮，任德山守備。

先是統帥部於十五日令第十集團軍，速掃蕩當面殘敵，

爾後以主力向石門、新安方向擊敵側背，十八日令第十軍由

衡山向常德增援。十九日再令第十八軍由三斗坪向澧縣、新

安進攻，預期在常德西北地區與敵決戰，壓迫敵人於沅水及

洞庭湖濱而殲滅之。

十九日，敵渡過道水南進，二十一日其第十三師團及

佐佐木支隊，向慈利南方我第七十四軍攻擊，其一部迂迴我

左側，進出於龍潭河附近，敵第三師團進出黃石河向左旋

迴，經桃源向常德南方突進，遮斷我常德之後路，第一一六

師團、第六十八師團及第四十師團之一部則進出於常德外

圍，向我第五十七師包圍攻擊。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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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七十三、第七十四軍 ( 欠五十七師 )、第四十四軍

在道水黃石河間地區持續抵抗，迄二十二日，除第四十四軍

一部留置太浮山、太陽山外，其餘均後退於黃石河南岸轉外

線。我第五十七師在常德外圍堅強抵抗，二十四日將由東南

角突入城內之敵，全部殲滅。二十五日敵繼續增援，四面圍

攻，我憑城固守，殺敵無算，二十六日我第十軍渡過資水，

奉令向常德急進增援，我第十、第二十九集團軍分向石門、

慈利、龍潭河、桃源一帶之敵進攻，及我第九戰區續抽調歐

震兵團由修水、分宜一帶來援，均小有進展。

二十八日，我第五十七師與由東北兩門突入常德城之

敵展開巷戰，戰況壯烈空前，官兵忠勇無比。三十日，我第

十軍以第三師鑽隙突入德山，十二月一日第七團亦突入南

站，惟軍主力仍在蕭家冲、謝家舖一帶與敵周旋。十二月三

日，我守常德苦戰旬餘，彈盡援絕，因與敵逐屋戰鬥，致犧

牲殆盡。師長余程萬向南突圍，殘部由團長柴意新少將領

導，不幸於四日殉城報國。敵大本營原令敵第十一軍確保常

德，旋又令撤守於澧水之線，實因攻城一戰，傷亡慘重，戰

力已竭，且補給困難，終於九日由沅水，十九日由澧水之線

退却。我軍乃由各方面追擊敗退之敵，迄十二月二十四日恢

復十一月二日以前原陣地，本會戰遂告勝利結束。

先父再從「抗日戰史」中追述固守常德的戰鬥：

第六戰區的作戰方針是以鞏固保衛陪都之目的，配置

重點於石牌、廟河兩要塞。先依第一線兵團維持據點工事，

逐次予敵以打擊，最後固守常德及石門、漁洋關、資坵、石

牌、廟河、興山、歇馬河、南漳各要點，再由第二線兵團之

機動，協同第一線兵團，轉移攻勢擊滅進攻之敵。

軍事委員會 ( 統帥部 ) 根據各方情報判斷，電令第六戰

區要旨之一是：第七十四軍之第五十七師固守常德。軍主力

( 第五十一師與第五十八師 ) 位置於太浮山附近，作機動準

備。電令日期是民國三十二年 ( 一九四三 ) 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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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日，軍事委員會令第六戰區特應注意事項：

第七十四、第四十四、第一百等軍，應盡力在常德西北地區

與敵決戰，保衛常德而與之共存亡，功過賞罰，絕不姑息。

是日，常德方面，敵機三架掩護其步兵向第五十七師牛鼻灘

陣地猛烈攻擊，該師靱強抵抗，敵攻勢頓挫。

十一月二十日，犯牛鼻灘之敵增至千餘，我第五十七

師一部遭敵猛攻，損失頗重，十八時退守芷灣附近。是日常

德遭敵機猛烈轟炸，損失頗重。

十一月二十一日，敵第四十、第六十八師團之一部，

第一一六、第三師團主力，漸次迫近常德。敵第三十九、第

五十八、第三十二師團及第十七旅團各一部仍留於：枝江、

宜都及其西南石門以北地區，阻撓我第十八、第六十六、第

七十九等軍南援常德。十一月二十二日，軍事委員會令第六

戰區轉令第五十七師固守常德，與該城共存亡。是日，敵第

六十八、第四十、第一一六、第三等師團在飛機十數架掩護

下，於六時起猛攻常德東北西三方面之警戒陣地，我軍奮勇

抵抗，戰至二十時，守河洑之第一七一團警戒部隊亦受優勢

之敵壓迫退出河洑山。十一月二十三日，進攻常德之敵增至

萬餘，砲三十餘門，自拂曉起，向四郊猛烈攻擊，入暮，我

警戒陣地盡失，城內遭敵機狂炸，損失慘重，第五十七師陷

入苦戰。十一月二十四日，進攻常德之敵於拂曉以濃密砲火

及飛機十六架掩護步兵施行全面猛攻，並施放毒氣，東西城

郊戰鬥尤為慘烈，其重黯指向長安橋等地。入暮，我退守陡

碼頭、七星橋、漁父中學、落路口之線繼續抵抗。南站方面，

敵強渡成功，敵由東南城角突入城內。同日軍事委員會電令

第六、第九兩戰區長官部，無論常德情況如何變化，決以第

六、第兩戰區協力包圍敵人於沅水河畔而殲滅之。

十一月二十五日，進攻常德之敵續有大批增援，拂曉

起，以大砲三十門，並以飛機二十餘架掩護其地面部隊向東

北西三面猛攻，守軍第五十七師發揮最大戰力，忠勇抵抗，

從「虎賁萬歲」說起  



134

棗陽文獻
zaoyang 35

斃敵無算，自身傷亡亦極慘重，但為克盡守土之責，仍不惜

犧牲，寸土必爭，其所表現之英勇壯烈之戰鬥精神，足以驚

天地、泣鬼神。苦戰至黃昏，城郊陣地全毀，敵遂以鑽隙逼

近城垣。我第一七零團殘餘及第一六九團奉令分由北東各門

退入城內。是日我空軍第四大隊第十一大隊及盟機第十四航

空隊派出 P—43、P—40 等各型機二十餘架次，輪番飛臨常

德上空，惜以地面籠罩薄霧，搜索西難，殊少戰果。

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曉後常德戰鬥繼起，東北兩門戰

鬥尤為慘烈，敵機二十餘架輪番狂炸，城內四處大火，情況

混亂，第五十七師官兵不顧生死，浴血苦戰。第十軍奉命於

十一月十九日卽奉令北進增援，由於行動遲緩，始於是日通

過資水，就攻擊準備位置。

十一月二十七日，攻擊常德之敵，繼續大量增加，拂

曉在敵機二十一 , 架掩護下猛烈攻擊，我第五十七師經十數

晝夜之苦戰，戰鬥員雖所剩無幾，但士氣仍極旺盛，血戰方

殷。

十一月二十八日，攻擊常德之敵由東北兩門先後突入，

我第五十七師喋血奮戰，傷亡殆盡，迄午夜戰況趨寂。

十一月二十九日，軍事委員會因第十軍自二十六日在

常德以南地區開始攻擊以來，未能確將其主力保持於左翼，

且用左梯次前進，致使第一九師膠着於麻石橋、石門橋間

地區，預備第十師之左翼暴露於敵。乃電令長沙薛長官指正：

第九戰區應以速解常德之圍為主眼，着卽將第十軍主力保持

於左翼，向德山及其以西地區突進為要。切忌以第十軍參加

對於滄港、石門橋一帶港汊紛歧地區攻擊，致遲滯前進為

要。是日，常德城內外之敵，在飛機十 A 架掩護下，繼續

猛攻東門，二十三時，城內工事全毀，第五十七師傷亡慘重，

但仍一面苦戰，一面搶修工事，大小西門及上下南門皆經力

戰，敵屢欲入侵未果。二十一時，第十軍奉軍事委員會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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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責任。該軍第一九師、第三師、預備第十師，如不能

完成任務，均以貽誤戎機論罪。是日，第六戰區通報：常德

城巷戰激烈，我第五十七師傷亡慘重，現利用中央銀行各建

築物死守待援。

十一月三十日，第五十七師在常德之街市戰已達三日，

是日二時，敵攻擊益烈，該師殘餘官兵仍以中央銀行為核

心，作堅強之抵抗，斃敵盈萬，屍塞溝壑，血流成渠。

十二月一日，攻擊常德之敵，四面逐防猛攻，我第

五十七師殘餘守軍，僅據少數破毀碉堡房屋，在彈盡糧絕之

下，以血肉之軀，不稍氣餒，死力戰鬥，其英勇作戰之精神，

軍事委員會並喩謂「常德保衛戰與史太林格勤保衛戰價值相

等」誠為國家民族之光榮。

十二月二日，苦戰常德之第七十五師據守縱橫約三百

公尺之地區，在敵輕重武器及毒氣攻擊之下，仍反覆衝殺，

切望第十軍第三師入城增援，但終無消息。

十二月三日，據守常德第五十七師至是日，戰力已竭，

援軍絕望，師長余程萬乃令第一六九團團長柴意新指揮一部

分官兵留城繼續抵抗，自率殘餘一部由城南突圍。留置城內

之部隊，在團長柴意新指揮之下，與敵肉搏十餘次，柴團長

終於壯烈殉國。

此次戰鬥，自十一月十六日開始，至十二月十二日終

止。我保衛常德之第五十七師八千餘官兵壯烈殉國，餘不滿

百。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在大大小小的戰鬥中，拋頭顱、灑

熱血、為中華民族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爭取最後勝

利，完成歷史的使命，第七十四軍的第五十七師的將士們是

毫無愧怯的。

從「虎賁萬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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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先父作了結論，他說：

李陵，漢之名將也。敵數千疲乏之兵，數十萬新羈之

馬，猶能斬將搴旗，追奔逐北，終因救兵不至，矢盡道窮。

然陵之不死，思得當以報漢也，非畏死也。司馬遷哀之，乃

有「報任少卿書」傳世之作。

李廣，漢之名將也。因與大將軍失道，須對簿公堂，

不甘屈身稽顙，使刀筆吏弄其文墨，遂引刀自到。百姓知與

不知，無老壯，皆垂涕。太史公哀之，因撰「李將軍列傳」

申其敬意而不名。

余師長程萬，中華民族之名將也。以八千步兵固守常

德，垂餌虎口，橫挑強寇，喋血逾旬，殲敵萬餘，而彈盡援

絕，餘不滿百，然余將軍之突圍，亦欲有所為也。奈何事修

而謗興，功大而毀來，而烈烈袍澤，死且蒙汚。

悲乎！痛哉！史遷難再，我又不文，敢陳始末，聊慰

忠魂。鑒而諒之，是所望於當世之志士仁人！

以上所撰述的是先父在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于臺北寓所，

他為戰死疆場犧牲的長官部屬感到遺憾跟敬佩，雖然他從這

場轟轟烈烈的戰役中存活了，但他永遠忘不了每一個跟他一

起為國抗日作戰的弟兄。七十四年過去了，包括先父在內

（先父於民 91 年病逝台北），參與常德會戰的中華民國軍

人，飽受殘酷戰爭侵害，現今猶在的中國人民（大概當時還

是孩童），都是這場戰役的見證者。

歷史是真實的，是不容被刪改的，竄改歷史的人必定

會受良心譴責。

虎賁萬歲！！

         杜泰生整理脫稿於民國一 o六年八月一日晨


